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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星期六）

菊香漫古城
史保民

金秋十月，我們一家人從河北邯鄲
驅車回開封。行程近三百公裡，車窗外是
華北平原黃澄澄的莊稼地，田間收割機轟
隆隆響，鄉親們正忙著采收玉米、大豆，
滿地都是秋收的忙活勁兒。車裡擺著一小
盆黃菊，淡淡的香氣若有若無。越靠近開
封，這縷菊香就像一根細線，牽起心底對
故鄉的惦念。

第一站仍是龍亭。下了車還沒進園，
就看到街市上形態各異的菊花，十分耀
眼，人流車流已擠滿午朝門。龍亭大殿在
陽光下高高矗立，顯得格外巍峨。很多人
看龍亭，只看殿宇；我更愛看它腳下。開
封人常說「城摞城」，龍亭一帶地下疊壓
著唐汴州城、北宋東京城、金汴京城、明
開封城、清開封城。黃河一次次漫溢，城
池一次次被泥沙掩埋，可人們總在原址上
重建家園。這堅韌，正如同秋菊，霜色愈
濃，花開愈傲然。

今年，龍亭公園是開封菊花文化節的

主會場。開封種菊、賞菊，自宋代就成風
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重陽：「九
月重陽，都下賞菊。」

那時東京酒家以菊花縛成洞戶，士
庶登高賞菊。如今菊花已成為開封市花，
自1983年首屆菊花會到今年已44屆了，龍
亭、清明上河園、中國翰園碑林、城牆
根、街道上，處處是菊。金黃的、雪白
的、粉的、紫的，一叢叢、一簇簇的秋
菊，就擺在殿前、石階旁、廊下。有的花
瓣層層環抱，似老者舒展的掌紋；有的細
長柔垂，如同汴河邊輕拂的柳絲。風一
過，滿園都是淡淡的苦香。

在景區，前來觀看菊展的人接踵而
至。我一不留神和家人走散。拍照時不小
心踩了旁邊一位老人的腳，忙道歉。老人
一口開封話：「沒事兒，人多，免不了踩
鞋碰腳。」看我自己舉著手機，他主動幫
我拍了兩張。他笑時眼角皺紋擠在一起，
像一朵開透的墨菊。那一刻，我在人群裡

又聞到了家鄉的暖。
中午和家人匯合，簡單吃過灌湯包，

便前往開封清明上河園。園子依北宋《清
明上河圖》而建，樓閣、虹橋、汴河，一
進門就像走進了一幅宋人畫卷。汴河是開
封的魂。近年州橋及汴河遺址考古發掘，
讓千年前的汴京河道重見天日。園裡這條
汴河雖是新修，水卻接上了古城水系。我
們登上一艘畫舫，船工是位本地老人，穿
宋式衣裳，一邊搖櫓一邊講：開封因水而
興，也因水而毀，但開封人沒走，城也沒
搬。水退一次，城建起一次。畫舫從橋下
緩緩穿行，水光漾開，岸邊一盆盆菊花向
後掠過，好似給古城河岸鑲上一道溫柔花
邊。

沿著花徑慢悠悠走著，菊花伸展腰
枝，競相綻放，菊香忽濃忽淡，緩緩漫入
鼻腔。我正被眼前美景吸引，忽然看見兩
只金色蝴蝶，在花叢裡上下翻飛，翅翼上
沾著細碎的陽光，亮閃閃的。我屏住呼

吸，掏出手機想定格這份美好，它們卻倏
地散開了，一只飛向遠處，一只隱入花叢
中，只留我舉著手機站在原地……那一瞬
間，我好像回到了那個追著蝴蝶跑過田埂
的少年，風是甜的，時間是慢的，家鄉還
是從前的模樣。

園中的繡樓上，俊俏姑娘正拋紅繡球
招親，吸引台下不少游客，伸手等著搶。
我也跟著湊起熱鬧，沒成想繡球不偏不倚
砸在我頭上，剛伸手抓住還沒捂熱，就被
旁邊游客一把搶走了，大家笑作一團。不
知不覺間，已是傍晚。

往回走的時候，早已聽說城牆邊上
道路修得敞亮，沿途景致好，我特意讓車
順著城牆邊上走。原來這裡棚戶很多，路
窄會車困難，如今城牆邊的棚戶已拆，牆
根下還修建了公園，每天有人晨練、唱
豫劇、跳廣場舞，菊花在青磚灰瓦之間盛
開。開封的變化不在口號裡，在眼皮子底
下：路順了，水活了，城亮了，人願意回
來了。

月色漫過車窗，古城的輪廓在身後慢
慢消失，想起龍亭地下層層壓著的故城，
又想起滿園裡迎霜而開的秋菊。一座城、
一叢花都深深地扎根於泥土之中，經受風
雨，生生不息。等到明年菊香再起時，我
還要重返汴梁。赴一場菊的盛會，也靜靜
品讀這座古城，怎樣將歲月沉淀下來，把
尋常日子一層層綻放出新的光彩。

露染秋色
醉美山間
姜佃友

為了欣賞蒙山秋季晨霧繚繞的媚姿，我
們選擇傍晚抵達蒙山腳下的雲蒙山莊。翌日
一早，養精蓄銳的我們便以朝拜者的身份，
站在了蒙山國家森林公園的大門口。此時，
晨曦初露，薄霧繚繞，蒙山正從寒露的懷抱
裡醒來，慵懶中露出一絲恬淡，惺忪中夾雜
著半縷嫵媚，一副欲語還羞的撩人模樣。

寒露，是二十四節氣中第一個帶「寒」
字的節氣，意味著秋意漸濃、寒氣漸盛。剛
睡醒的蒙山，被一層薄薄的秋露所覆蓋，草
木上凝結的晶瑩露珠，於晨光中閃爍著清冷
而溫潤的光芒，似乎在訴說著深秋的靜謐與
深邃。沿著山間石階一路前行，一處又一處
勝景爭先恐後地在我們的瞳孔裡綻放，激起
心湖的層層漣漪。颯颯秋風擦身而過，帶走
了夏日的悶熱，帶來了深秋的涼爽與寧靜。
遠處高聳的白雲峰在晨霧的繚繞下若隱若
現，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畫，朦朧中透著幾
分神秘。

當熱情高漲的秋陽，一口口把霧氣吞
進肚裡，蒙山凹凸有致的玉體漸次映入游客
的眼眸。當涼爽的秋風畫筆一般拂過沂蒙山
脈，蒙山便換上了一身斑斕的秋裝，在寒露
的浸潤下，展現出別樣的秋日風情。沿著青
石鋪就的山間小徑蜿蜒前行，腳下是沙沙作
響的落葉，周圍是層林漸染的秋色。紅楓、
黃櫨與蒼翠的松柏交相輝映，將蒙山裝點得
色彩斑斕，仿佛大自然失手打翻了調色盤，
赤橙黃綠青藍紫交融在一起，潑灑出最豐富
最濃烈的秋意。

在眾多斑斕的色彩中，有一種色彩最
為妖豔最為吸睛，它就是欒樹的花。《山海
經•大荒南經》曰：「大荒之中，有雲雨之
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有赤石焉生
欒。」其花初生為細小卵形，多枚簇生，其
色為淺綠與淡黃交織；隨著花簇膨脹，漸變
為深黃色；待花朵變成蝴蝶狀時，轉為淺
紅、褐紅、深紅，中間為紫色，在陣陣山風
的吹拂下，宛如千萬只蝴蝶翩翩起舞，整個
蒙山由此變動感十足，嫵媚動人。

在蒙山，還有幾種色彩值得一提，它們
不僅刺激著游客們的視覺神經，還撩撥著游
人的味蕾，讓人口舌生津，這就是紅彤彤的
蘋果，紅燦燦的山楂，紅得發黑的酸棗，黃
燦燦的鴨梨……蒙山以她嬌媚的容顏，沉甸
甸的內蘊，給游客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體
驗。

蒙山秋天的美，不僅在於秋色的斑斕，
更在於山水的靈動。登臨龜蒙頂，俯瞰雲
海，寒露的晨霧裹著松濤漫過山巒，在秋陽
的映照下，蒙山壽星石雕更顯溫潤；漫步
「中國瀑布」步道，寒露後的溪水更顯澄
澈，清澈的水流裹挾著七彩的秋葉墜入深
潭，濺起清泠的聲響，映出滿潭斑斕；踏上
「世界第一人行玻璃懸索橋」，俯瞰橋底層
林，黃櫨、紅楓、黃槐與墨綠松柏相映成
趣，盡顯層次之美。傍晚在望海樓觀落日，
紅彤彤的秋陽將山尖染成金紅，暖意驅散著
從山澗漫延而來的微涼，別有一番韻致在心
頭。

寒露時節，亦是豐收的季節。山間星
星點點的野花點綴著蕭瑟的秋意，柿子、板
栗、梨子等秋果掛滿枝頭，散發著誘人的清
香，為這深秋的畫卷增添了甜美的滋味。疲
乏而意猶未盡的我們披著余暉走進雲蒙山
莊，早已訂好的那盆板栗燉山雞笑臉相迎，
撲鼻的肉香中混合著板栗的甜香，咸菜疙瘩
的咸香，蒜的辣香，以及松枝的清香，霎時
將飢渴躁動的味蕾安撫得妥妥帖帖。寒露微
涼，但蒙山的秋色卻讓人心暖。無論是徒步
山野，感受秋的氣息，還是登高望遠，飽覽
秋的壯闊，抑或於山間露營野餐，享受秋的
寧靜，蒙山都能給予你最詩意的體驗。

寒露時節，蒙山露染秋色，秋色醉人。
在這秋意正濃的時節，不妨放下生活的疲
憊，走進蒙山，去邂逅那份屬於秋日的絕色
溫柔，去書寫屬於你的秋日記憶。

家鄉的秋桃甜又香
劉顯用

秋風掠過故鄉的山野，吹黃了田埂
的野草，吹涼了山間的溪水，也吹熟了老
家院裡那一棵棵掛滿枝頭的秋桃。在百
花落幕、百果漸稀的寒露時節，當春日的
脆桃、盛夏的甜桃早已退出四季的餐桌，
唯獨家鄉的秋桃，踩著深秋的清露悄然成
熟，在微涼的秋風裡，綴滿一樹溫柔的緋
紅，藏著整座山村最綿長的清甜與溫柔。 

我的家鄉，藏著一方獨屬於深秋的
甜意，那就是人人惦念的秋桃。它不像春
日早桃那般早熟張揚，趁著暖風匆匆綻
放、匆匆成熟，早早搶佔了初夏的味蕾；
也不似盛夏蜜桃那般飽滿碩大、汁水洶
湧，轟轟烈烈地驚豔盛夏時光。秋桃是內
斂的、沉靜的，更是耐得住時光的。它守
著漫長的春夏，熬過酷暑驕陽，沐浴過春
雨綿綿、夏風灼灼，歷經兩百多個日夜的
陽光雨露滋養，偏偏等到寒露凝霜、秋意
最濃的時候，才慢悠悠地褪去青澀，醞釀
出獨屬於深秋的芬芳，沉甸甸地掛滿枝
頭，靜靜等待人們采摘。 

家鄉的秋桃生得朴素，沒有市面上
桃子那般碩大飽滿的身形，個頭小巧玲
瓏，是最討喜的模樣。未成熟時，青綠色
的果皮藏在層層疊疊的桃葉間，青澀堅
硬，毫不起眼，不與桃李爭春風，不與夏
果爭盛夏，默默扎根山野，肆意生長。待
到寒露前後，秋風日夜吹拂，秋露朝夕浸
潤，青澀的果皮慢慢暈開淡淡的緋紅，像
少女羞澀的臉頰，淺淺的紅暈覆在乳黃
的果皮之上，不豔麗、不浮誇，溫潤又雅
致。 

秋桃最動人的，是獨一份的口感與
香氣，這是歷經漫長時光沉淀出的專屬滋

味。不同於夏桃的軟糯多汁、甜膩濃稠，
熟透的秋桃，果肉依舊緊實脆嫩，咬下去
的瞬間，是清脆利落的聲響，清甜的汁水
瞬間在舌尖迸發，清爽不黏膩，鮮甜不齁
人。它的甜，不是人工培育的濃烈甜膩，
也不是倉促成熟的寡淡微甜，是歷經晝夜
溫差淬煉、慢慢沉淀的清潤甘甜，甜度醇
厚柔和，絲絲縷縷浸潤喉嚨，回味悠長。 
最特別的是秋桃獨有的果香，這是其他
品種的桃子都無法復刻的味道。香氣清雅
獨特，初聞清淡淡然，細品卻醇厚綿長，
帶著山野草木的清冽與秋日陽光的溫潤，
果香純粹干淨，沁人心脾。一口咬下，脆
嫩果肉裹挾著清甜汁水，獨特的果香在口
腔中緩緩散開，從舌尖到喉間，滿是深秋
獨有的清爽甘甜，吃過之後，唇齒留香，
久久不散，讓人吃過一次，便再也難以忘
懷。 老一輩人常說，秋桃之所以這般好
吃，全是時光與水土的饋贈。家鄉地處山
野之間，土壤疏松肥沃，透氣性極佳，富
含天然有機質，為桃樹扎根生長、積累養
分提供了絕佳的條件。加之深山之中空
氣清新、水質純淨，沒有城市的喧囂與污
染，每一棵桃樹都肆意沐浴自然靈氣。春
日抽芽開花，靜靜孕育幼果；夏日經受烈
日炙烤，慢慢沉淀糖分；入秋之後，山野
晝夜溫差變大，白日暖陽充足，助力果實
積累糖分，夜晚寒露微涼，鎖住果肉的清
甜與香氣。 

寒露摘秋桃，是家鄉代代相傳的秋
日儀式，是刻在山村人骨子裡的秋日浪
漫。每到寒露時節，山間秋風習習，晨露
微涼，桃樹上掛滿了熟透的秋桃，紅綠掩
映，碩果累累，遠遠望去，一樹緋紅綴清

秋，滿目皆是豐收盛景。清晨時分，露水
還凝在桃葉與桃果之上，晶瑩剔透，沾濕
枝頭，帶著深秋獨有的清潤氣息，此時采
摘的秋桃，最新鮮、最清甜，果香也最為
濃郁。 

家鄉人偏愛秋桃，不僅愛它脆甜可
口的滋味，更愛它不爭不搶、沉淀時光的
品性。春日繁花似錦，百花爭豔，它默默
抽芽、靜靜開花，不與群芳爭豔；盛夏瓜
果滿堂，桃李琳琅，它默默結果、慢慢生
長，不與百果爭鮮。它甘於沉寂、耐住漫
長，在萬物凋零的深秋，在鮮果稀缺的寒
露時節，默默綻放清甜，饋贈山野眾生，
把最溫柔、最純粹的甘甜，留給清冷的深
秋，留給淳朴的鄉人。 

秋桃不僅是秋日的美味鮮果，更是
家鄉人的待客溫情。每到秋桃豐收，淳朴
的鄉親們總會相互饋贈，這家送一籃，那
家嘗幾顆，紅彤彤的秋桃在鄰裡間傳遞，
清甜的果香在街巷間流轉，小小的秋桃，
承載著鄰裡之間最質朴的溫情與善意。若
是有遠方親友歸來、客人登門拜訪，端
上一盤新鮮脆甜的秋桃，便是最真誠的款
待。無需華麗包裝，無需精致擺盤，這一
顆顆凝結著山野靈氣、時光味道的秋桃，
便是家鄉最珍貴、最動人的饋贈。 

家鄉的秋桃，是時光醞釀的美味，
是水土滋養的珍饈，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
鄉愁。它沒有驚豔的外形，沒有張揚的香
氣，卻以最沉靜的姿態，熬過漫長四季，
沉淀出深秋最純粹的甘甜。小小的果實
裡，藏著山野的靈氣，藏著秋日的溫柔，
藏著故鄉的煙火，更藏著一代人溫暖純粹
的童年時光。

秋染西溪南
葉炎

秋風入懷，山河入畫。當徽州大地被秋色一寸寸浸透，它
便成了一幅極具觀賞的水彩長卷，而隱匿在黃山南麓的西溪南
古村，無疑是最安靜的那一幀。

趁秋色未晚，步履尚輕，約三五老友，伴著颯爽的秋風，
我們從合肥自駕前往這片秘境。

未進其村，先聞水聲。流淌了千年的豐樂河依舊不急不
躁，從茂密的楓楊林中穿行而過，像一條被時光磨軟的緞帶。
沿河鋪展的楓楊林，枝椏交錯，又像一座為古村撐起綠色的穹
頂。步入林間，光線被層層疊疊的樹葉篩成碎銀，灑在淺淺的
溪面上。風過處，水中有樹，樹上有雲，人還未及細品景致，
先已醉倒在一陣陣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裡。

最熱鬧的莫過於那座板凳橋。有人蹲下身去親近水面，
雙手捧起清冽的溪水，如捧起潔白的哈達；或撩起水花四濺，
不在乎衣衫盡濕，只在乎這一刻淋漓的暢快。更多的人舉起手
機，將自己框入這片濃郁的綠意中，定格美妙的瞬間。橋是老
的，樹是老的，溪水或許也是老的，唯獨橋上的人和我一樣，
都是新來的過客。

溪邊淺灘是游人嬉水的樂園。大人提著褲腳試探著踩入水
中，涼意漫過腳背，笑聲先於水花濺起；孩童們或光著腳丫蹲
在河邊撿鵝卵石，或用剛賣的塑料水槍相互掃射；姑娘們高高
拎起裙擺，踩著石墩的步點過河，走兩步便要回頭擺個pose，
那清脆的笑聲與溪流聲交織在一起，竟成了這條河最美妙的音
符。

岸邊有什麼水裡
便映出什麼，枝干、
葉影、雲光、游人，
還 有 我 牽 著 小 狗 ，
比 真 實 的 世 界 更 顯
安靜。竹筏從河彎處
悠悠漂來，撐筏人立
於筏尾，一篙輕輕舉
起，一篙用力撐底，
慢得仿佛怕驚擾了水
底的魚。筏過處，波
紋蕩漾，將兩岸的綠

影揉碎，又一片片拼湊回來。回頭望去，河、林、橋、村相互
襯托，相映成趣，誰也不搶誰的鏡頭。

人流中，背著畫板寫生的，扛著「長槍短炮」、捧著無人
機拍短視頻的，步履輕盈，各取所需。這些高大上的玩意兒咱
也玩不轉，卻又不甘平庸，有備而來，便架起自拍桿，換上白
色大褂和運動鞋，尋得一池殘荷為背景，在溪邊拍了一套「八
段錦」發到群裡，也算沒白來。

再往村裡走，才是西溪南真正的底氣。這座始建於後唐的
古村，一千兩百多年來一直靜靜地偎依在豐樂河畔，像徽州人
珍藏了許久的一卷青綠畫冊。這裡曾有過十座牌坊，如今尚存
進士、國賓、應龍三座石坊，無聲訴說著古巷裡二十余位進士
寒窗苦讀、金榜題名的勵志傳奇。它們不僅是徽州石雕藝術的
精品，更凝結著傳統士大夫對生命意義的詮釋。

西溪南的文脈同樣厚重。明代《余清齋法帖》《清鑑堂
帖》等翰墨名帖曾蔚為大觀；新安畫派開山始祖漸江，出家後
長期寓居於此，吳氏家族是他藝術生涯最重要的「加油站」；
收藏大家吳廷的舊藏中，竟囊括了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顏
真卿《祭侄文稿》、米芾《蜀素帖》等曠世名跡，日後聞名天
下的「三希堂」墨寶，也曾是他家的珍藏。

老屋閣的明代兩層木構樓宇，五間三進，口字形四合院，
徽州三雕一應俱全，盡顯厚重典雅；東南邊的綠繞亭，單開
間，深四椽，分心三柱，形制罕見；它們均為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與被列為世界灌溉工程遺產的雷堨古壩一起，不聲不
響地將「徽州」二字解讀到極致，不是拍照背景裡簡單的白牆
黛瓦，而是一代代人傍水而居、順勢而為的分寸感。

時值深秋，楓楊林裡的綠已悄然摻進金黃。那一刻，我似
乎懂了人們為何將這裡稱作「綠野仙蹤」。西溪南的秋，一半
是溪水詩意，一半是燈火日常。它不只是安安靜靜地躲在大自
然的景色裡，它會從村頭巷尾冒出來，帶著柿子、柑橘與桂花
的甜香，帶著游人與村民的笑聲，帶著徽州人骨子裡的堅韌與
儒雅。

站在溪邊，秋風拂面。不遠處的黃山在秋色裡一層層鋪
開，五顏六色，交織如畫。我在想，一千兩百年前，是否也有
人站在這同一片溪水邊，看同一場秋風將林子染黃？豐樂河不
語，只是靜靜的流著，它見過徽商出行的帆影，見過進士及第
的鑼鼓，見過吳廷摩挲字帖時指尖的溫度，也見過漸江在晨霧
中鋪開宣紙。而今天，它見過我，一個秋日裡的過客，然後繼
續流淌下去，等著下一個秋天，下一拔人。


